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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危为机：青少年学校转折期的过渡* 

柴晓运 1  林丹华 2 

(1 湖北医药学院应用心理学系, 十堰 442000) (2 北京师范大学发展心理研究院, 北京 100875) 

摘  要  从生命历程的角度看, 学校过渡是青少年成长过程中的重要发展转折点, 对个体的发展轨迹具有重

要影响。先前研究多基于缺陷的视角, 将学校过渡视为充满挑战和风险的危机时期, 并发现青少年在这一时期

伴随着各种消极的发展结果。但从青少年积极发展的视角来看, 学校过渡可能是青少年获得适应性的、健康

发展的重要机遇, 也是发展可塑性表现最为充分的时期。如果青少年的内部和外部资源能够很好的融合, 他们

就有可能获得积极的学校过渡。 

关键词  青少年, 学校过渡, 转折点, 积极发展 

分类号  B844 

1  青少年经历的重要发展转折点：学校
过渡 

发展转折点(turning point)是生命历程理论的

核心概念之一, 主要涉及一些与发展相关的事件, 

这些事件可能带来“某种状态发生陡然的变化”, 

它与个体发展的特定时空(time and place)是密切

相关的(Elder, 1998; Elder et al., 2015)。人类的发

展具有一定的情境−敏感性 , 一些关键的发展转

折点对个体毕生的发展历程有长远的影响(Cantor 

et al., 2019)。这些“转折点”包括教育领域的学校

过渡(school transition), 例如, 小学过渡到初中、

初中过渡到高中; 向成年人过渡、第一次离开家

庭以及为人父母等(Elder et al., 2015)。 

综合先前的文献发现(如 Benner, 2011; Elder 

& Shanahan, 2015), 对青少年而言, 学校过渡既

涉及客观的学习环境的改变, 又伴随着其身心状

态的陡然变化。客观上, 向高一级学校的过渡, 意

味着校园环境、班级规模和社交对象等由熟悉走

向陌生; 学业任务、行为规范等外部要求和期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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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标准变得更高。主观上, 青少年感知到的压力、

自我概念、情绪、学业、社交关系和学校归属感

等也可能在这一时期发生复杂的变化。此外, 向

新学校过渡的同时, 个体也经历着青春期发育这

一关键时期, 即第二发育高峰期。因此, 学校过渡

作为青少年阶段重要的发展转折点 , 包含着学

业、个性社会性及生理发展的复杂变化, 在个体毕

生发展历程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Eccles & Roeser, 

2011)。如果此时期的特定任务没有解决好, 可能

会影响整个青少年时期的发展轨迹, 甚至是成人

之后的发展历程(Duineveld et al., 2017)。当前, 理

解青少年阶段的学校过渡主要以生命历程理论为

框架, 以探究这一特定时期个人心理特征和环境

之间相互影响的动态变化对青少年发展的影响

(Benner, 2011)。生命历程理论认为, 在个体的发

展转折期, 如果一个领域的发展受阻可能会产生

连锁反应, 最终影响到其它领域的发展(Elder & 

Shanahan, 2007)。例如, 在学校过渡期, 如果青少

年起初遭遇了学业上的困难, 且没有很好地应对

这一问题, 可能会引发个性和社会性等多个领域

的发展困难(Benner et al., 2017)。研究发现, 处于

学校过渡期的青少年对外部情境的变化具有很强

的敏感性, 其发展轨迹的趋向是这一时期内个体

特征与情境相互作用的结果(Benner, 2011)。尽管

不同国家或地区的教育体制存在差异(如初中过

渡在美国是 6~7 年级, 德国是 4~5 年级), 但以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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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均发现了“学校过渡效应”, 即这一时期会表

现出学业成就、情绪、自我概念和学校归属感的

显著波动(Arens et al., 2013; Benner, 2011)。因此, 

在“学校过渡”的情境中考察青少年的发展过程 , 

对于研究者更深入理解“何时”和“如何”更高效地

促进青少年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2  基于缺陷视角的学校过渡 

在很长一段时间内, 理解青少年的发展历程

常常被置于缺陷视角(deficit view)下 , 即认为这

一阶段处于一个“暴风骤雨”的危机时期, 研究者

多聚焦于青少年身上的各种不良发展结果, 如内

外化问题等(Lerner et al., 2005)。基于此, 学校过

渡期也被认为是一个在学业和社会性发展上充满

挑战和风险的时期。先前大量的研究, 从问题与

缺陷的角度, 探索了在这一时期青少年的学业、

情绪、自我和学校归属感等变量的非适应性发展

结果以及相关的前因变量(Benner, 2011; Evans et 

al., 2018)。 

2.1  学校过渡期青少年发展不良的主要表现 

2.1.1  学业动机、行为和成就降低 

进入新的环境, 学业任务是青少年在学校过

渡阶段首要应对的挑战。在一个新的、更高要求

的学校环境中, 学生不仅需要完成更多、更难的

学业任务, 还要建立新的师生和同伴关系 , 并关

注初中或高中毕业后的个人生涯问题(Crosnoe & 

Benner, 2015)。依据生命历程论中的“劣势累积”

效应(Elder et al., 2015), 对于那些原来在学业领

域中就处于劣势的青少年而言, 学校过渡期更可

能是一个充满风险因素的发展情境。如果长期持

续在较低的学业成就发展轨迹上, 那么意味着在

新学校中的辍学风险就会增加(Langenkamp, 2010)。 

首先, 以往研究中, 广为关注的一个方面就

是学业自我概念如何受到新环境的影响。例如 , 

众所周知的“大鱼小池效应”, 主要指“高能力”的

学生在与“能力相对更高”的一批学生进入相同的

学习环境中时, 学业自我概念会表现得更为消极

(Marsh et al., 2008)。新近的一项来自德国的研究

发现, 从小学过渡到初中后, 青少年的总体学业

自我概念、德语和数学自我概念均出现了明显的

下降 , 即存在一个 “大鱼小池效应” (Becker & 

Neumann, 2018)。其次, 进入新的学习环境中, 教

与学的方法并不总是与每个学生的发展需要很好

的匹配 , 这可能会导致学习动机和成绩的下降

(Evans et al., 2018)。在学习动机上, 一项来自以色

列的研究发现, 青少年在初中过渡期的学业动机

定向出现了“非适应性”的变化, 即掌握目标定向水

平逐渐降低, 成绩目标定向水平逐渐提高(Madjar 

et al., 2018)。这意味着经历学校过渡后, 青少年更

加关注如何去证明自己的学业能力, 而忽视深度

学习和长期的自我提升。就学业成绩而言, 来自

中国的一项短程追踪研究发现, 大约 78%的高一

学生在第一学期中, 学业成绩呈现出下降的趋势

(Liu & Lu, 2011)。此外, 尽管对学业投入的评估

方式在不同的研究中不尽相同, 但研究结果都发

现了在学校过渡期内, 青少年的学业投入存在下

降的特征, 如表现出更多的缺勤次数和学业抱怨

等(Benner, 2011; Benner & Graham, 2009)。 

2.1.2  自尊和学校归属感降低 

在学校过渡期, 青少年发展的另外一个特点

就是对自我和当下发展情境(即新学校)的积极知

觉降低, 具体表现为自尊和学校归属感的降低。

自尊是指人们对自己整体的积极或消极知觉, 是

表征青少年发展状态的晴雨表(Craven & Marsh, 

2008)。在毕生发展的过程中, 自尊的发展是一个

动态变化的过程, 是个体发展过程中风险因素和

保护性因素相互作用的结果。一项长期的追踪研

究发现, 青少年在向新学校过渡的过程中, 其心

理功能可能会恶化, 具体表现为自尊的下降以及

抑郁、孤独、攻击和反社会行为等内外化问题的

增加(Barber & Olsen, 2004)。学校归属感涉及在学

校环境中被老师和同学接受、重视、包容和鼓励

的知觉, 是学业和心理社会性积极发展的重要预

测因素(Slaten et al., 2016)。以往的研究表明, 青

少年在学校过渡期, 学校归属感的发展轨迹存在

下降的趋势。例如, Benner 和 Graham (2009)的研

究发现, 青少年在刚进入新学校之后, 对学校的

归属感会存在短暂的下降, 且这种短期的下降伴

随着抑郁和孤独等情绪问题, 也与青少年的不良

学业行为(如无故缺勤)等密切相关。 

2.1.3  心理健康问题和风险行为陡升 

以往研究发现, 青少年在过渡到新的教育环

境之后, 面临学校环境的变化、先前同伴社交网

络的解散、新的学业挑战、更多不同教学风格的

老师等诸多现实问题 , 使其在短期内压力增加 , 

并伴随着抑郁、焦虑等心理健康问题的出现和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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酒等风险行为的上升(Evans et al., 2018; Weiss & 

Baker-Smith, 2010)。在心理健康层面, 一项追踪

研究发现, 青少年进入高中后, 孤独和焦虑水平

存在一个明显的上升, 说明学校过渡对他们来说

具有一定的挑战性(Benner & Graham, 2009)。在风

险行为方面, 来自美国的一项全国性调查研究发

现, 处于学校过渡期的青少年, 与饮酒相关的风

险行为显著增加(Jackson & Schulenberg, 2013)。

具体表现为 , 青少年从“不饮酒”转变为“轻度饮

酒”或“重度饮酒”的比例更高 ; 女生更有可能从

“不饮酒”转变为“轻度饮酒”, 而男生更有可能转

变为“重度饮酒”。因此, 学校过渡期对青少年而

言, 可能是一个心理健康问题和风险行为增加的

易感期。 

综上所述, 处于学校过渡期的青少年, 可能

在学业、心理与行为以及社会性发展等方面存在

一定的挑战。需要指出的是, 尽管上文对以上三

个领域分别进行了总结, 但实际上这几个方面也

是相互联系的, 共同作用于青少年的发展, 构成

了一个有机的发展系统(Engels et al., 2019)。例如, 

一项对 3~9 年级学生的追踪研究发现(从小学过渡

到初中), 青少年的社会情绪能力、学业成绩和认

知能力是相互预测的关系, 且总体上构成了一个

发展级联系统(Okano et al., 2019)。 

2.2  影响青少年学校过渡期发展的因素 

哪些因素可能与青少年学校过渡期的发展趋

势有关呢？基于对先前文献的分析发现, 内在的

生理、心理因素和外部的家庭、学校和社区因素

共同决定了青少年能否成功度过这一重要发展转

折期。 

2.2.1  内在的生理和心理因素 

众所周知, 青少年阶段是一个荷尔蒙等生理

相关因素发生巨大变化的时期。因此, 学校过渡

期青少年出现的各种问题, 除了“过渡效应”本身

之外, 还可能与这一时期大脑的发育有关。基于

脑科学的研究发现, 伴随脑功能的发展, 青少年

的社会认知(如“观点采择”)和执行功能(如“选择

性注意和决策”)也在快速发展, 但这一系列变化

在特定时期是否有益于青少年的积极发展, 还没

有确定的答案(Blakemore & Choudhury, 2006)。依

据环境放大假设理论(the contextual amplification 

hypothesis), 生理变化和环境变化(如新的学校环

境)会交互影响青少年的发展(Ge et al., 2011)。如

果自我调节能力发展不能很好地适应突然变化的

环境, 就可能导致处于学校过渡期的青少年对负

性事件更加敏感, 使得他们对新学校中的重要事

件和他人有更为挑剔的知觉, 更容易出现情绪和

行为问题。但是否可以认为青少年在学校过渡期

的各种问题 , 均根源在于“青春期”, 而非“过渡”

呢？在德国教育体系中, 小学向初中的过渡是在

四年级之后, 也就是在青春期之前, 这为研究者

回答这一问题提供了可能性。研究发现, 相比于

德国四年级的学生, 五年级的学生被发现有较低

的自尊、自我概念和学业情感(Arens et al., 2013)。

由此认为, 学校过渡期降低的自我概念可能主要

归因于“过渡”自身而非青春期发育的作用。总的

来说, 生理影响可能和学校过渡情境共同作用于

青少年的发展。 

除生理因素外, 青少年内在的社会认知和情

绪特征与学校过渡期的学业和社会化结果也是密

切相关的(Evans et al., 2018)。在社会认知方面, 主

要涉及学校过渡效能感、智力观和自我控制等心

理特征。例如, 基于 Bandura (2001)的社会认知学

习理论, Madjar 和 Chohat (2017)提出了学校过渡

效能感的概念, 主要涉及个体对能否在新的学校

环境中应对学业任务和良好适应的信念。在他们

的研究中发现, 入学初期的学校过渡效能感与后

期青少年在学业方面的情绪和行为投入存在正向

预测关系。同时, 与智力相关的信念也被认为是

学校过渡期压力应对的重要保护性因素。例如 , 

在向高中过渡的过程中, 持智力实体观(即智力是

固定的、不变的品质)的学生要比持智力增长观(即

智力是变化的, 可通过努力提高的品质)的学生表

现出更高的皮质醇水平(Lee et al., 2019)。这一结

果说明, 在青少年比较艰难的学校过渡期, 信念

可能影响其生物应激反应。此外, 高水平的自我

控制是反映青少年认知成熟和执行功能的重要指

标 , 它与青少年积极的发展结果是密切关联的

(Moffitt et al., 2011), 在学校过渡期的发展中是一

个重要保护性因素。在情绪特征方面, 情绪智力

可能是影响过渡期青少年学校表现的重要预测因

素。例如, 一项来自英国的研究发现, 与情绪智力

低于平均水平的学生相比, 情绪智力处于平均水

平或更高水平的学生在学校的成绩更好, 而且在

过渡到中等教育阶段(11~12 岁)后, 其学业努力程

度也更佳(Qualter et al, 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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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2  外在的家庭、学校和社区因素 

在家庭方面, 父母的支持、关爱和发展性指

导等积极行为和良好的亲子沟通等有助于缓解青

少年在学校过渡中面临的困境。比如, 来自芬兰

的追踪研究发现, 较高的父母自主支持正向预测

青少年学校过渡期的自尊和生活满意度, 负向预

测抑郁症状和情绪耗竭(Duineveld et al., 2017)。同

时, 较高的父母情感支持也可能通过增强青少年

的自主动机, 间接预测较高的学校满意度和较低

的辍学意愿(Vasalampi et al., 2018)。更重要的是, 

如果父母能够在认知和行为上指导其孩子如何应

对这些挑战, 将有助于青少年在社会性发展上的

积极适应。例如, 教会孩子如何积极思考来自同

伴的压力, 如何在行为上应对同伴挑战, 将有助

于青少年在群体中被接纳(Gregson et al., 2017)。

此外, 较低的家庭社会经济地位也可能是青少年

学校过渡期发展的重要风险因素 (Serbin et al., 

2013)。例如, 一项美国的纵向研究表明, 低收入

家庭的学生在经历小学到初中的教育过渡时, 其

学业成绩的下降可能更为明显(Akos et al., 2015)。 

在学校层面, 学校规模的变化、原有同伴群

体的解散、更高难度的学业任务以及更具复杂性

的社交环境等, 对跨入新学校的青少年来说, 是一

个极具挑战性的情境(Weiss & Baker-Smith, 2010)。

依据阶段−环境匹配理论 (stage-environment fit 

theory), 如果过渡期内学校环境中的发展资源与

青少年的内在需要不匹配, 那么青少年将带着更

多的风险问题度过这一时期, 并对其后续的健康

发展带来不良影响(Gutman & Eccles, 2007)。一项

纵向研究发现, 在向初中过渡的过程中, 学生知

觉到的来自教师的温暖在下降、冲突在上升, 且

这种变化与下降的学业投入和数学成绩存在显著

的预测关系(Hughes & Cao, 2018)。总的来说, 亲

密的和支持型的师生关系作为一种重要的发展资

源, 有助于青少年在学校中获得情感安全感和自

信, 进而促进其主动适应变化的环境, 并更有效

地应对学业和社交压力(Verschueren & Koomen, 

2012)。与此同时, 跨入新学校后, 青少年面临的一

个很重要的问题就是重建同伴关系网络。如果经

历长期的同伴拒绝或不受欢迎, 那么在学校过渡

中更可能伴随着不良的学业表现(Bellmore, 2011)。

反之, 高质量的友谊和同伴关系, 可以为青少年

提供一个相对安全的关系基础, 以利于他们相对

舒适地探索新环境, 并有效地应对过渡期间的学

业和社会性方面的适应困难(Aikins et al., 2005)。

但需要注意的是, 同伴关系也可能是青少年从事

冒险行为的一个重要风险因素。例如, 一项 fMRI

研究发现, 青少年在进行冒险活动的游戏时, 相

比告诉他们母亲在场, 告诉同伴在场的时候, 其

冒险行为的频率显著提高, 且对奖励敏感的脑区

的活动性增强与受同伴影响带来的冒险行为增加

有关(Telzer et al., 2015)。此外, 学校能否提供高

质量的“学校过渡辅导项目”与青少年的入学适应

也有密切联系。例如, 一项针对高中生的学校过

渡干预研究发现, 通过提升青少年的适应应对和

人际控制能力, 并增强学校依恋感, 可以显著降

低他们在过渡期内的抑郁情绪 (Blossom et al., 

2020)。 

在 社 区 层 面 , 学 生 参 与 的 课 外 活 动

(Extracurricular activities)也被视为青少年学校过

渡期的重要发展情境。Modecki 等(2018)考察了课

外活动的参与广度与在高中过渡期内自我概念的

关系。该研究发现, 参与广度越大(即课外活动的

范围越广), 越有助于减缓过渡期内下降的自我概

念(如总体的、社交和学业自我概念)。因此, 社区

层面提供的课外活动也可能是干预或促进青少年

学校过渡期适应性发展的重要资源, 接触多样化

的具有建构性的发展情境, 有助于缓冲学校过渡

给自我概念带来的消极影响。 

通过上述文献综述发现, 已有研究多聚焦于

学校过渡期青少年的消极发展结果 , 如学业动

机、成绩的下降以及心理社会性适应困难等问题, 

较少关注这一发展转折期可能存在的积极发展过

程。下面, 本文尝试从理论和已有实证研究两个

方面, 来分析学校过渡期青少年积极发展的可能

性, 并从方法学角度指出推进理解学校过渡期青

少年积极发展的基本取向, 最后将提出青少年积

极学校过渡过程的假设模型。 

3  新的认识：基于积极发展视角的学校
过渡 

3.1  学校过渡作为青少年积极发展的重要机遇 

在积极发展相关的理论层面, 至少可以从以

下三个视角去理解青少年在学校过渡期的潜在发

展过程。首先, 近年来, 基于优势的“积极青少年

发展观” (positive youth development perspect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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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益取代过去的“问题与缺陷”模型, 开始指导青

少年发展科学的研究和实践(Lerner et al., 2015; 

Petersen et al., 2017)。越来越多的研究者开始对青

少年发展的积极方面感兴趣, 他们不再忙于寻找

或干预青少年可能存在的问题或风险因素, 而是

倡导通过增强内部的优势和外部生态资源来促进

青少年的积极发展。积极青少年发展观指出, 青

少年的发展具有相对可塑性, 即使是处于困境中

的青少年, 如果学校和家庭等外部环境给予足够

的发展资源, 那么其内在的优势和潜能就可能被

激发出来, 进而获得积极发展(Lerner et al., 2015)。

由此推测, 如果青少年拥有丰富的、高质量的外

部生态资源(如新学校老师的支持与关爱、父母的

鼓励等), 且自身能够利用这些资源调节过渡期环

境与自身需要之间的矛盾, 就可能避免或减少一

些消极的发展结果, 而获得积极的发展。其次, 压

力相关的成长理论 (Stress-Related Growth)认为 , 

在一些重大生活事件之后(如创伤、疾病等高压力

事件), 许多人会在心智(mental)上投入巨大的努力

来应对这些挑战(LoSavio et al., 2011; Park, 1998)。

因此, 他们可能会体验到广泛的积极结果 , 如自

尊、应对技能、精神性和社会支持方面的积极变

化, 且这种现象在一般性负性生活事件领域也存

在, 其内在的机制在于个体在逆境中的意义获得

(meaning-making), 即通过改变对特定情境的意

义评价或者通过改变信念和目标来实现积极的适

应(Park, 2010)。依据该理论, 学校过渡作为一个

压力事件, 也可能创造了发展的机遇, 即如果个

体能够管理好压力, 充分利用支持资源, 发展有

效的应对策略, 这种“压力”反而利于其认知、个性

和社会性的发展, 并增强个人的心理弹性。再次, 

基于生命历程理论 , “转折点”也可能是个体“切

断”与过去不良经历的时机 , 这意味着拥有重新

改变的机会(Elder et al., 2015)。正如 Roepke 和

Seligman (2015)指出, 压力或逆境后成长的关键

在于失去一些东西之后, 要看到“正在打开的门” 

(doors opening)以及随之而来的新机会。依照这种

思路, 过渡到新学校之后, 对于那些过去在学业

和社交等方面欠佳的青少年而言, 他们终于摆脱

了过去“糟糕的自我形象”, 有机会重塑新的自我。

而对于本来就发展良好的青少年而言, 尽管步入

新学校意味着原有社交资源的丧失, 但新环境却

提供了更广阔的社会性发展平台。如果能够积极

融入新的环境, 他们也可能会获得更为积极的改

变。总的来说, 积极青少年发展观在“相对可塑性”

基础上, 强调个体在学校过渡期的外部资源和内

在优势的相互作用与融合的重要性(Lerner et al., 

2015), 而生命历程理论和压力相关的成长视角则

重视看到新的机会和希望 , 也就是重构“压力事

件”本身的积极意义(Elder et al., 2015; Park, 2010)。

尽管视角不同, 但透过其核心假设, 研究者可以

推测出青少年在学校过渡期存在积极发展的可

能性。  

从已有实证研究来看, 近期的一些纵向研究

为学校过渡期青少年积极发展的可能性提供了初

步的证据。例如, 一项来自日本的研究发现(Iimura 

& Taku, 2018), 在向高中过渡的过程中, 存在一

类获得“积极成长” (positive growth)的青少年, 他

们在第一学期结束时会表现出积极的变化, 如人

际关系水平提高、对新的可能性的认同、心灵成

长和对生活更加赏识。在其后续的研究中发现 , 

如果青少年认为“学校过渡”这件事越重要, 那么

其社会情绪健康水平也可能在过渡期内变得越来

越好(Iimura, 2020)。与之类似, 来自芬兰的研究也

显示, 大约三分之一的青少年, 在初中过渡期维

持积极的发展特征 , 表现为高水平的学校愉悦

感、未来的抱负和自尊以及低水平的学校倦怠感

和内外化问题, 且更大比例的学生总体上朝向积

极的方向发展, 而不是相反(Virtanen et al., 2019)。

综上所述, 无论从理论推断还是新近的实证依据, 

都说明学校过渡作为毕生发展中的重要转折点 , 

为青少年学业以及人格社会性的重塑和积极发展

提供了重要的机遇。 

3.2  个体为中心方法助推理解潜在的积极学校

过渡历程 

先前的多数研究没有重视青少年积极的、适

应性的学校过渡, 主要原因可能有两个方面。一

是研究视角的偏差, 即“问题与缺陷”视角长期占

据青少年发展研究的主流, 将视野局限于学校过

渡期的消极发展结果上, 没有更多地尝试从积极

发展的视角去看待这一问题。二是受限于研究方法

和统计技术。长期以来, 学校过渡相关的研究过

度依赖于“变量为中心” (variable-centered)方法去

描述总体的特征, 而缺乏从“个体为中心” (person- 

centered)的角度去关注群体发展中的异质性。近

年来, 在探索青少年积极发展轨迹的研究中 , 研

Adv
an

ce
s i

n 
Psy

ch
ol

og
ic

al
 S

ci
en

ce



第 5 期 柴晓运 等: 化危为机：青少年学校转折期的过渡 869 

 

 

究者日益重视以“个体为中心”取向来揭示青少年

积极发展的多样性、动态性和复杂性(von Eye et 

al., 2015)。 

“变量为中心”的方法主要是以线性模型为基

础, 其基本假设是个体间是同质的, 其统计方法

所揭示的通常是平均的变量关系或心理过程, 典

型统计方法涉及线性回归、均值差异检验等; “个

体为中心”的方法 , 目的在于揭示群体中的异质

性和多样性 , 统计方法上多采用潜类别 /剖面分

析、聚类分析、配置频次分析、潜变量增长混合

模型等, 强调在研究设计和结果解释上重视个体

差异、发展过程中的动态因素、个体情境的双

向互动关系等(von Eye et al., 2015; 杨之旭, 辛自

强, 2016)。正如 von Eye 等(2015)指出的, 数字上

差异的量可能是极端的, 以至于没有两个个体可

以被认为是相同的; 在数据分析上不能仅仅看到

总体的差异, 而应该通过基于群组的差异, 创建

亚群体; 在很多情况下, 被试相同的分数或许不

能代表相同的现象, 即使他们来自相同的量表。

由此, 如果仅从平均的变量关系去描述学校过渡

期青少年的发展轨迹, 可能存在较大的局限, 也

就很难发现可能存在的积极发展的类型。但是 , 

如果基于“个体为中心”的方法, 进一步揭示青少

年发展轨迹的不同亚组, 就可能帮助研究者看到

青少年群体内部存在的积极发展的潜在机制或过

程。例如, 在 Virtanen 等(2019)的研究中, 就心理

幸福感而言(指标包括学校愉悦感、未来教育抱

负、自尊、学业倦怠和内外化问题), 潜在转变分

析揭示了从小学到初中的过渡期内, 6 种亚组(“高

幸福感组”、“中等幸福感但低教育抱负组”、“低

幸福感组”、“低幸福感但高教育抱负组”、“低幸

福感但中等自尊组”和“中等幸福感但高教育抱负

组”)的转化过程。结果发现, 绝大多数(2/3)学生的

心理幸福感较高, 且伴随学校过渡的过程, 更多

的学生变得更幸福, 而不是相反。如果通过进一

步分析青少年的个体和外部生态情境特征(如社

会支持)的变化, 就可以帮助研究者理解在学校过

渡期, 青少年获得积极发展的过程和原因。再如, 

一项纵向研究基于潜变量混合增长模型(Gazelle 

& Faldowski, 2019), 揭示了青少年过渡到初中后, 

焦虑性孤单(anxious solitude)存在 3 种典型发展轨

迹类型：“从高降低组” (7%), “由低增高组” (34%)

和“持续低水平组” (59%)。由此推断, 在学校过渡

期, 并不是所有的青少年都变得越来越“糟糕”。实

际上, 他们的发展轨迹具有多样性, 存在积极发

展的群体。同样, 在干预研究中, 个体为中心的取

向, 也可以帮助识别干预效果在群体内部的差异

(如干预效果指标的发展轨迹类型分析), 这有助

于研究者从中寻找这种“差异”的原因, 对于后续

开展更精准的干预具有重要意义。总之, 方法学

上的个体为中心的取向, 对于理解学校过渡期青

少年可能存在的复杂发展轨迹, 并寻找积极发展

的潜在机理具有重要的帮助。 

3.3  学校过渡期青少年积极发展的可能机制 

在描述和解释青少年发展多样性的时候, 优

化个体情境的互动关系是促进积极、健康发展

的重要基础(Overton, 2015)。青少年积极发展的关

系−发展−系统模型强调(见 Lerner et al., 2015), 青

少年的发展镶嵌在一个由个体和各种生态情境组

成的系统中, 适应性的发展来源于个体与情境的

积极互动关系。如果青少年和其所处的生态情境

是相互增益的关系, 那么青少年就可能会积极地

卷入与周围世界的联系, 且可能有更少的风险和

问题行为倾向(Lerner et al., 2015; Lerner et al., 

2018)。与此同时, 这些适应性发展结果, 又会对

个体和其所处的发展情境有一个反馈效应, 并为

更进一步的适应性发展奠定基础。以该模型为基

本框架, 并基于先前的文献综述和推测, 本文尝

试提出一个青少年获得积极学校过渡的假设模型, 

如图 1 所示。 

首先, 从发展资源的角度来看(Sesma et al., 

2005), 青少年要获得积极的学校过渡需要良好的

外部资源和内部资源。同时, 外部资源和内部资

源及各种资源之间本身也是相互作用的关系。在

这种相互作用关系中, 青少年需要发挥发展性调

节(developmental regulation)的重要作用。发展过

程中的调节行为, 既表征了个体调节发展情境的

能力, 又说明情境本身也同样会调节个人的发展, 

是发展相对可塑性的重要体现(McClelland et al., 

2015)。因此, 如果个体能够将自身的内部资源和

外部资源实现良好的融合, 就可能实现积极的学

校过渡。其次, 积极的学校过渡可能意味着青少

年在积极指标上发展得更好, 同时在消极指标上

更少出现问题。但是需要说明的是, 个体发展过

程中积极结果和消极结果之间是否是“此消彼长”

的关系目前还未确定的结论(Lerner et al., 2015)。 

Adv
an

ce
s i

n 
Psy

ch
ol

og
ic

al
 S

ci
en

ce



870 心 理 科 学 进 展 第 29 卷 

 

 

 
 

图 1  青少年积极学校过渡的过程模型 
 

由于个体面临的发展资源及自身发展性调节能力

存在差异(McClelland et al., 2015), 可以推测学校

过渡期内青少年的发展结果可能是多样性的, 部

分青少年在一段时间内可能存在“积极”与“消极”

特征共存的发展趋势。同时, 要理解这种“多样性”

就需要基于“个体为中心”的方法学取向, 去进一

步探索群体内部的差异。再次, 在这个模型中, 理

解所有变量之间的关系需要置于“时间”的框架中, 

也就是意味着各因素之间的“关系”始终处于一个

动态变化的过程。尤其是在理解发展结果的多样

性时, 要注意到特定时刻的“多样性”也只是一个

短暂的“结局”。此外, “短暂”的结局也会对个体的

发展资源产生一个反向作用, 影响个体资源的获

得和总的适应性调节和健康发展。 

4  小结与展望 

在毕生发展的历程中, 青少年经历的学校过

渡嵌套在个体发展的多个领域, 并持续影响后续

生命历程的发展轨迹。已有研究主要从“问题与缺

陷”的视角探索了青少年在这一时期发展的基本

特征和原因, 取得了大量而丰富的研究结果, 主

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 证实了“学校过渡”

确实是青少年发展轨迹中的重要“转折点”, 过渡

前和过渡后, 在不同领域的发展指标上(如自我概

念、抑郁等)出现了拐点。这与生命历程理论的基

本观点是一致的, 即个体的发展轨迹可能会被特

定“时间和空间” (如升入更高一级的学校)的人或

物所塑造(Elder et al., 2015)。第二, 总体上看, “学

校过渡”对多数学生来说, 是一个带有“压力性”的

重大挑战, 给他们的学业和非学业领域的发展带

来了负面效应。这种负面效应可能更多的根源于

发展情境与个体需要的不匹配, 即外部生态不能

给青少年提供足够的社会、情绪和学业发展需要

(Gutman & Eccles, 2007)。第三, 不容忽视的是, 

基于个体为中心的方法, 研究者发现并不是所有

的青少年在这一时期都表现得很“糟糕”, 相反一

部分个体获得了积极发展的轨迹。同时, 与之呼

应的基于优势的积极青少年发展观等相关理论

(Lerner et al., 2015), 也很好地解释了这种现象。

基于上述的研究结果, 本文提出了一个青少年获

得积极学校过渡的过程模型, 为后续研究从积极

发展的角度理解青少年经历的学校过渡提供了新

的思路。 

综合上述的研究成果, 未来研究中还需要探

究以下几个重要的问题。第一, 尽管相对丰富的

资源对青少年的积极发展是有益的, 但这种资源

的积极效应也不是简单的累积求和。就学校过渡

期而言, 哪些内外部资源是最关键的？什么类型

的发展资源组合能帮助青少年在这一时期化危机

为机遇, 并最终实现积极发展呢？在后续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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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可以采用个体中心取向的方法(如潜在剖面分

析), 从整体的角度进一步评估诸多发展资源中最

佳的组合模式以及资源之间的协同增益作用。第

二, 先前研究中尚未明确阐释个体发展的“积极”

和“消极”方面的关系是“共存”还是“此消彼长”。如

果两种情形都存在 , 那么内在机制和原因是什

么？因此, 需要从纵向发展轨迹的角度, 同时考

察青少年发展的积极特征和消极特征是如何相伴

发生的, 这对于全面理解过渡期青少年发展过程

的动态性和复杂性具有重要意义。第三, 依据关

系−发展−系统论和生命历程理论(Elder et al., 2015; 

Overton, 2015), 学校过渡期在个体毕生发展过程

中是一个关键的情境−敏感期, 这一时期个人←→

情境互动关系的动态变化是促进其积极发展的重

要窗口。因此, 对学校而言, 依据过渡期青少年的

发展特点及前沿的科学理论, 设计有效的心理干

预或发展促进方案, 对青少年的成功过渡具有重

要意义。但遗憾的是, 这方面较为成熟的干预项

目还比较少。未来需要依据不同学校乃至学生的

差异化需要, 制定更科学的干预方案, 并通过随

机对照实验, 为探究促进这一时期青少年积极发

展的关键因素提供更稳固的证据。第四, 青少年

向初中过渡和向高中过渡是否存在阶段性差异？

前一次的学校过渡体验是否对后面一次产生影

响？两次学校过渡中面临的主要任务分别是什

么？对于这一系列问题的探究, 有助于教育实践

者更精准地为青少年制定学校过渡相关的干预方

案。但目前已有研究还无法为此提供参考依据 , 

且缺乏长时程的追踪研究帮助研究者深入解决该

问题。第五, 有关学校过渡的研究多基于西方教

育体制背景, 这些研究成果在解释我国青少年学

校过渡的发展过程时可能存在局限。例如, 我国

青少年在小学升入初中以及初中升入高中时因为

受到“择校”的影响, 尤其是高中教育不是义务教

育, 初中结束后青少年要面临进行第一次学业上

的“分流” (职业教育、普通高中教育等)。因此, 我

国青少年经历的学校过渡模式具有很强的竞争

性。在这种“高竞争性”发展背景下, 家庭和学校应

该如何应对并帮助青少年获得积极的学校过渡

呢？尤其是在过渡到新学校的第一年, 父母和教

师可能需要从建立青少年积极的“师生、同伴和亲

子”之间的“关系”出发, 优化其外部发展资源, 促

进其内在发展潜能, 而不是单纯强调学业适应的

问题。 

总之, 有关学校过渡期青少年的积极发展过

程以及我国教育背景下青少年经历的学校过渡等, 

还有很多值得探索的问题, 需要更多的研究者共

同努力, 在理论上和实践上助力于青少年在这一

发展转折期的积极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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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chool transition during adolescence: Turning crisis into opportunity 

CHAI Xiaoyun1, LIN Danhua2 
(1 Department of Applied Psychology, Hubei University of Medicine, Shiyan 442000, China) 

(2 Institute of Developmental Psychology, Beijing Normal University, Beijing 100875, China) 

Abstract: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life course, school transition is considered a key turning point in 

adolescent development and may alter individual developmental trajectories. Based on the deficit view, 

previous studies have suggested that most adolescents are at risk, beset by many challenges, and may 

experience a variety of negative developmental outcomes during that transition. Drawing on the positive 

youth development perspective, however, the transition period may be an important opportunity for 

adolescents to achieve adaptive and healthy development, and it is also the period in which developmental 

plasticity is most fully manifested. Along this line, if adolescents’ internal and external assets are well 

integrated, they may have a positive school transition. 

Key words: adolescence, school transition, turning point, positive develop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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